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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仿仿

“配”这个字，跟酒坛子有关，

“配”，初见于商朝甲骨文中，后来陆续

在金文、楚系简帛、说文中发现，“配”

字简体版的楷书从秦朝小篆演变而

来。中国的象形会意文字应该是人类

文字史上最伟大也最美好的发明，看

各地出土不同时期的“配”字，基本上

就是一个人在缸旁边干活，有些跪着，

有些站着，姿势不打紧，意思都一样。

《说文解字·酉部》：“配，酒色也。”

配的最早之意，应是调酒师的动作，人

类饮酒的历史是很悠久，要饮酒，就要

先调配酒，酿造酒有两个过程，一是酿

造，酿造时也需要使用不同原料，诸如

粮食、酒曲、水的搭配，二是酿造好之

后的调配，现代术语叫勾兑，用新酒与

陈酒按一定的比例勾兑在一起，酒味

自然按照配酒师的个人经验调配，当

然，顾客（通常是主人）的喜好一定会

影响配酒师的选择。调配是人们的一

种行为，是一种需要经验、技术的行

为。先民们用比较直观的办法，即用

酒 坛 与 人 合 在 一 起 会 意 ，创 造 了

“配”。其实做酱油、醋、酒、酱菜的都

知道，缸里不止一样原料，都需要搭

配，如果说象形字是先人按照天然存

在的形象来创造，会意字则更多地体

现了先民的智慧。“酉”就是个缸或者

瓮，延伸到所有在缸里完成的醃制、发

酵、配制有关的词汇，“酉”部的字很

多，诸如我们日常最常用的酒、酱、醋

等等，医生的“医”，也是“酉”部，等等，

怎么医生也和酒有关？是病人不舒

服，一杯浊酒喜相逢，一醉解千愁？是

医生以酒为药，解身心困乏痛楚？《周

礼·天官冢宰》“浆人……掌共王之六

饮：水、浆、醴、涼、医、酏。”医字的解

释、也不赘述。中国历来医食同源，

巫、医不分，巫偏重于心理暗示、心理

治疗，医则涉及使用各种药物，国人向

来都关于从大自然里来获取疗愈身心

的材料。医和让人痴醉、迷糊、快乐的

美酒有关，不奇怪。

配这个字，后来衍生出许多词汇，

凡是非孤立的人、事、物，都可能用到

配字，如配偶、配套、配件、支配等等。

譬如“配合”，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独木难成林，一个团队，只有互相配

合，才能完成一件更复杂的事情。

吾郡永嘉，也就是温州，“配”的意

思则是配送下饭的菜肴，长辈请客，常

曰：“多挟点配！”就是宠溺晚辈“多吃

菜”的意思。“配饭”“配酒”，有时候觉

得当温州人，很有意思，有些日常中的

词汇，还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当

然，不只是温州如此，粵、闽、吴、越等

等接纳了许多南迁中原氏族的省份地

方，语言里都保留了许多远古的记忆，

当然也早已配入了当地的基因。

在古代皇权至上的年代，最早太

庙只是供奉皇帝先祖及历代皇帝的地

方。 后来皇后、宗室、功臣的神位在

皇帝的批准下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

称为配享太庙。这是很高的礼遇了，

但这里，依然分为主、配。古代中国人

讲究次序，讲究分寸，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从而形成社会各阶层互相配合。

现代公民社会，更多的是更趋向于人

格平等的相互配合。

我们总说，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脉

相承，其实，中国的文化固然一直都有

主料，但几千年来一直加入的配料，更

是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族

的成份，亦是如此，现在的中华民族，

是几千年各种“原料”搭配的结果。

前些日子，特地在网上看“阿Q正

传”老电影，片中赵老爷一巴掌打在阿

Q脸上，怒斥：“你也配姓赵！？”这个画

面，初看爆笑，再品则心酸。阶级之

别，故有高下之分，一门之内，各有运

命，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什么叫

“配”？名门之后亦有破败之流，寒门

而出贵子者，亦时有所闻。

人，是一种聪明而愚蠢的动物，聪

明者，善于观察思考变通进化，择善而

从；愚蠢者，受限于智识不足，为恶而

不自知，所以我们说“德不配位，必受

灾殃”。得不到的，德不到，福报未至，

修行未果而已吧。

我们配有什么样的人生？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人与人之间

需要合作，没有高低，只有分工不同的

配合而已，互为贵人，互相成就。配不

配，先问自己，不说别人。

说“配”

韦 陇

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

所有的新事物都能编织出新的故事，

旧事物也得以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被赋

予新的意义。人性在新故事里会有新

的样貌和不一样的呈现。如此，文学

作品得以永久传承。

基于以上思考，就有了对小雯短

篇小说的一些想法，或印象。

《脸面》写世俗的重男轻女，这种

传统思想意识不但给“我”的青少年

时代留下阴影，也全方位地影响了

“我”现在的日常生活。而作为家庭

中女性成员，为了跳出原生家庭的樊

篱，“我”用多年辛苦工作的积蓄买了

一个小居室，准备在生活上与父母兄

弟姐妹割离。然而，眼见一切准备就

绪，这个家庭却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我”的泥水匠父亲因为常年饮酒，

在一次工作中突发脑溢血。而更为

致命的是，在这样一个以“男儿”为

中心的家庭中，“我”的侄子——这

个承担着家族“传宗接代”的命脉

——在幼儿园失踪了。眼见这个家

庭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塌陷，“我”

只好卖掉了小居室，继续用自己的

金钱、时间、精力来帮扶这个家。一

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小说截取了城市底层生活的一

个横切面，逼真并立体地再现了普通

市民的生存状态：忙碌，杂乱，泥沙俱

下，五味杂陈。小说对城市底层采

用一种混杂式的直接呈现，一股炙

热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一种

值得肯定的表现手法。一个成熟的

作家，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学功力，把

一个故事写得生动深刻，意义丰满，

但他可能无法把生活写到如此淋漓

尽致，纤毫毕现。也就是说，由于生

活经验所限，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

描摹出如此细腻、逼真的“在场”感。

这使我想起当年针对韩寒《三重门》

引发的争议。争议自然是各有道理，

但我只是想说，《三重门》具备了使人

沉浸有如身临其境的“在场”感，这可

能是一个年长的成熟作家无法达到

的，因为他的书写是站在现在的时间

节点上回溯久远的过去，他对当年学

生时代的生活实际上已“不在场”。

而《脸 面》具 备 了 这 样 一 种“ 在 场

感”。这种“在场感”本身就有着不同

凡响的感染力。

如果说，《脸面》呈现的是世俗百

味，那么，《缆绳》的话题则是关于故乡

和爱情。

大城市富有却寒冷，家乡贫穷却

温暖。知道家乡渔港有了全新的建设

规划后，在大城市里拼搏无果的叶城

动了回乡创业的心，女朋友章索索却

不愿意随从（且二人也并非同一个故

乡），双方陷入情感与现实的拉扯中。

文章最后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章索

索在叶城的口袋里留下了一把可以继

续交流的钥匙，使叶城对恋人和家乡

拥有了同样的信心。

在我看来，《缆绳》是一篇还没有

完成的小说。为什么说“没有完成”

呢？我觉得一篇小说好比一个人，每

个人都具足眼、耳、鼻、舌、身、意，犹

如小说必须要有文字、素材、故事、情

节、人物、立意，这是小说的规定性。

离开了这些规定性，小说写作无从说

起。一篇小说的好与不好，取决于作

者对这些基本元素的把握、调度和运

用，所以，“把握、调度和运用”则是写

作的随机性。作家在规定性中写作，

让各种基本元素相互作用，密切协

调，完成其最佳状态下的随机性发

挥，于是这一作品也就完成了由其

“所指”到其“能指”的全部过程。再

回到比喻本身，无论是人还是作品，

其是否出色，不会因为他（她）具足人

或作品的基本元素（规定性），而一定

是他（她）做到了使各个基本元素（或

个别元素）得到了最佳状态的利用和

发挥，赋予了个体（作品或人）优异的

品质。《缆绳》写爱情和乡恋，在许多

同类题材中，如何深度挖掘，写出新

意和特点，才是衡量一篇小说是否

“真正完成”的关键。

同类的故事总体上说或许大同

小异，但因为每个故事的人物是特

定的，所以每一个故事便千差万别，

千姿百态。小说人物要有异质性，

正如王安忆所说：“小说有机会在现

实常态中表现异质人物，也就是这

些异质性才使得小说所以是小说，

而不是生活。”小雯的小说《绝活》中

的主人公李三胜，就是个具有“异质

性”的人物。

《绝活》描述了农村人在面对新农

村建设改造时所产生的微妙的心理

变化。早年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吴

良回到家乡云知村，在投资家乡建设

时遇到一个患有先天性癫痫病的无

赖村民李三胜。李三胜是一个有着

人格缺陷的病人，他向来以自己可随

时发作的癫痫病为武器在村里撒泼

耍赖，以牟取各项蝇头小利，且屡屡

得逞。趁云知村改造之际，李三胜使

用惯用伎俩想谋取更多的土地赔偿

金，在村民以及村书记有意无意的推

波助澜下，李三胜最终假戏真做，吊

死在吴良老宅。虽说李三胜是死于

自己的突发疾病，但村里人因私心使

然所做出的言行举止未免不是李三胜

死亡的助力。

“绝活”是个意味深长的标题，与

这篇小说一样，有张力，且具多义性。

常理是生活本来的面目，而“违反

常理”则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中短

篇小说，往往是从常理出发，走向“违

反常理”，而最终抵达对于人性的观察

和洞见。

我想说的是，无论小说叙述何种

话题，话题本身不应该是它要抵达的

地方，而只是作家借以审视人性的一

个窗口。

小说要抵达的地方
——评陈小雯小说

本报讯（通讯员 陈悦 张耀辉）日前，10卷1200多

万字《倪正茂全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出版发布

会，并举行了学术研讨会。

《倪正茂全集》分为《法哲学卷》《法制史与法律思

想史卷》《科技法学卷》《生命法学卷》《比较法学卷》

《法律战卷》《激励法学卷》《逻辑学卷》《黄帝思想卷》

《随笔卷》，共计 10卷 18册，1200多万字。该全集记

录了倪正茂从事法学研究的学术人生，收录了倪正茂

已出版和发表的全部学术成果，涵盖八大领域，其中

“法哲学”“生命法学”“法律战基础理论”“激励法学”四

个领域具有首创性，“隋律研究”“比较法学研究”两个

领域有领先性，“科技法学”“黄帝思想研究”两个领域

有奠基性。此外，全集还收入了倪正茂散见于各类杂

志、报纸的论文、散文、随笔、提案等，以及此前未发表

的文章、手稿。

倪正茂是苍南县金乡人，上海政法学院终身教授，

也是法学界有名的“拼命三郎”，发表了500余篇论文，

出版各类专著、合著和译著 40余部，在八大法学领域

开疆拓土，为新中国法学发展贡献了独特且重要的推

动作用。

《倪正茂全集》发布

本报讯（通讯员

张耀辉）日前，我县

文学爱好者华夏雪

《小楼灯光又亮起》散

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发行。

《小楼灯光又亮

起》分“老街记忆”“江

南雨巷”“相约 2019”
和“难忘的铝饭盒”四

辑，均系作者亲身经

历的生活见闻，用真

诚朴素的文字、发自

内心的真情表达，或

略或详记录碰到的

人、经历的事、怀想的物，感悟的情，是作者走过岁月的

文字见证，约略回响心灵流淌的声音。

作者原名华冰女，苍南蒲城人 ，作品散见《温州日

报》《温州晚报》等报刊和网络平台，出版过散文集《重

新拾起的日子》。

《小楼灯光又亮起》出版

苍南县融媒体中心苍南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公益广告


